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身份认同与精神超越 

——以柳宗元流寓书写为中心 

张学松
1
 

【摘 要】：流寓者在流寓地时日既久，会慢慢地与流寓地“同化”，认同自己流寓者的身份，精神逐步获得超

越。柳宗元流寓永州数年后所作《始得西山宴游记》形象地展现了其精神由“恒惴栗”到“以为凡是州之山水有异

态者皆我有”再到“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”的过程，堪称流寓者身份认同与精神超越的经典。山水与酒，读书著述

与研佛修性等是其认同与超越的主客观因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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流寓者初到流寓地，对流寓地的山川风物民俗民情总有一种疏离与不适，精神极为痛苦，尤其是从繁华的京都流贬到僻陋

荒蛮之地更是如此。而时日既久，这种疏离与不适之感会渐渐淡去，流寓者慢慢地与流寓地“同化”，认同了自己流寓者的身

份，精神逐步获得超越。唐宪宗元和四年，柳宗元南贬永州的第五年所作《始得西山宴游记》形象地展现了流寓者身份认同与

精神超越的过程，堪称经典。 

一、从身份认同到精神超越 

“自余为僇人，居是州，恒惴栗。”1“恒惴栗”三字是柳宗元初到永州时的精神状态。之所以“恒惴栗”，首先因作者的

特殊身份：“余为僇人。”柳为王叔文永贞革新的核心成员，其参加革新运动时年方三十许，才高气盛，《柳子厚墓志铭》谓宗

元“俊杰廉悍，议论证据今古，出入经史百子，踔厉风发，率常屈其座人。名声大振，一时皆慕与之交。诸公要人，争欲令出

我门下，交口荐誉之。”(2)柳宗元《与萧翰林俛书》：“仆当时年三十三，甚少，自御史里行得礼部员外郎，超取显美。”(3)且

以为可大展宏图之志：“唯以中正信义为志，以兴尧舜孔子之道，利安元元为务。”
(4)
不料，革新运动仅进行了半年而告失败，

作者由红极一时的京都朝官远贬永州司马，人生遭遇重大挫折，心灵的巨创可想而知。《答周君巢饵药久寿书》：“宗元以罪大

摒废，居小州，与囚徒为朋，行则若带缰索，处则若关桎梏。”(5)《闵生赋》：“余囚楚越之交极兮，邈离绝乎中原。”(6)《囚

山赋》：“匪兕吾为柙兮，匪豕吾为牢。”(7)《惩咎赋》：“为孤囚以终世兮，长拘挛而坎坷。”(8)作者把贬谪永州喻为邈绝中原

的孤囚，关在柙牢中的动物，“长拘挛而坎坷”，形象地表现了其精神的孤独、痛苦、惊惧。由于为“僇人”，与所有流贬者

一样，亲朋故旧少有与其来往者。《寄许京兆孟容书》：“伏念得罪来五年，未尝有故旧大臣肯以书见及者。何则？罪谤交积，

群疑当道，诚可怪而畏也。”(9)《上广州赵宗儒尚书陈情启》：“顷以党与进退，投窜零陵，囚系所迫，不得归奉松槚。哀荒穷

毒，人理所极，亲故遗忘，况于他人。”(10)其次，则为流寓地永州的地理环境和民俗风物。永州，“隋前为零陵郡。隋平陈置

永州……南接九疑，北接衡岳，背负九疑，面傃潇湘，居楚越间。”
(11)

中唐时期，永州为远离中原未开发开化之蛮荒之地，自

然环境殊为恶劣。柳宗元《永州韦使君新堂记》：“永州实为九疑之麓……蛇虺之所蟠，狸鼠之所游，茂树恶木，嘉葩毒卉，乱

杂而争植，号为秽墟。”(12)《酬韶州裴曹长史君寄道州吕八大使因以见示二十韵一首》：“泥沙潜虺蜮，榛莽斗豺獌。”(13)《游

南亭夜还叙志七十韵》：“涧急惊鳞奔，溪荒饥兽嗥。”(14)此地气候炎毒，《与裴埙书》：“惟楚南极海，玄冥所不统，炎昏多疾。”(15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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风俗迥异：“海俗衣犹卉，山夷髻不鬟。”(16)最后，作者家庭的变故也是其“恒惴栗”的原因。宗元谪永不到一年其母便于元

和元年五月病逝。其父已先于贞元九年五月病逝于长安。自此父母双亡。 

当然，作者“恒惴栗”的原因并非仅以上三种，但这三种是主要的，其根本原因则是流寓遭际，所谓流寓地环境也与流寓

遭际相关。永州确为蛮荒之地，但居此数年后，作者却慢慢喜欢上了这个地方。永州的山水由“恶”而“善”。《游黄溪记》：

“北之晋，西适豳，东极吴，南至楚越之交，其间名山水而州者以百数，永最善。环永之治百里，北至于浯溪，西至于湘之源，

南至于泷泉，东至于黄溪东屯，其间名山水而村者以百数，黄溪最善。”(17)《钴钅母潭西小丘记》写其“嘉木”“美竹”“奇

石”，赞叹其“此丘之胜”而“独喜得之”。(18)《至小丘西小石潭记》写潭中游鱼：“似与游者相乐”(19)。《袁家渴记》谓袁家

渴“皆永中幽丽奇处也”(20)。《石渠记》谓“渠之美于是始穷也”(21)。《石涧记》谓：“得意之日，与石渠同”，“其间可乐者

数焉”。
(22)

《小石城山记》谓小石城山“无土壤而生嘉树美箭，益奇而坚，其疏数偃仰，类智者所施设也”
(23)
。 

山还是那座山，水还是那条水，同一个永州，为何由“恶”而之“善”？作者为何由“惴栗”而“乐居”？盖即作者居此

时日既久主观感情发生了重大变化，渐渐与流寓地融合认同了自己的流寓身份。这种感情的变化在《始得西山宴游记》中得到

展现：“其隙也，则施施而行，漫漫而游。日与其徒上高山，入深林，穷回溪，幽泉怪石，无远不到。到则披草而坐，倾壶而

醉。醉则更相枕以卧，卧而梦。意有所极，梦亦同趣。觉而起，起而归。以为凡是州之山水有异态者，皆我有也。”
(24)

作者由

登山临水醉梦而归，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“恒惴栗”的心态，思想感情获得了解放，精神获得了超越。这种超越的内在表现即

认同了永州的山水，与永州山水一体化，“以为凡是州之山水有异态者，皆我有也”。“皆我有”三字最值得玩味，原来永州

的山水是“他”的异于我，而今永州的山水是“我”的同于我。这种情感经历与后来苏轼流寓黄州的情感经历颇相仿佛。苏轼

初到黄州，以为此为“蕃草木”的“陋邦”(25)，三年后游赤壁则以为此江上之清风，耳得之而为声，山间之明月，目遇之而成

色，是造物主之无尽藏也，“而我与子之所共适”(26)。 

由“恒惴栗”到“是州之山水有异态者皆我有”是柳宗元精神超越的第一个层次，尚未进入最高层次。当作者游历了“特

立”的“西山”后，“悠悠乎与颢气俱，而莫得其涯；洋洋乎与造物者游，而不知其所穷。引觞满酌，颓然就醉，不知日之入。

苍然暮色，自远而至，至无所见，而犹不欲归。心凝形释，与万化冥合”(27)，这才进入了最高境界。“心凝形释，与万化冥合”

即庄子的“堕肢体，黜聪明”，物我两忘，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境界。此时作家的主体，且不说人世间的功名利禄恩怨情仇

已烟消云散，甚而连己之一身也不复存在，正如藐姑射山上的神人，“大浸稽天而不溺，大旱金石流、土山焦而不热”，真正

进入了一种“逍遥游”的自由精神境界，哪还有什么“惴栗”可言。这种境界也即后世苏轼流寓海南归来进入江西后“心与天

游”的境界。(28) 

“心凝形释，与万化冥合”何以超越“是州之山水异态者皆我有”而进入一个更高的境界？“是州之山水异态者皆我有”

尚有两层局限：一是物有等分，即山水有异态者也有常态者；二是尚有“我”在，只是过去是州山水不是“我”的而今是州山

水是“我”的。这种境界只是完成了流寓者身份的认同，流寓主体与流寓地由疏离而融合，“一体化”了；只是对“恒惴栗”

之精神痛苦一定程度的消解，不能完全解脱。物有等分，有“我”在，就会有区分，不能忘怀世情，荣辱毁誉尚萦绕于心，其

痛苦安能解脱？而“心凝形释，与万化冥合”就不一样了，不仅物我等分(万物皆一)且物我两忘，甚而“我”亦不复存在，“与

万化冥合”，这时，主体才算是彻底解脱。故而“心凝形释，与万化冥合”是作家主体精神的一次飞跃，是更高层次的超越。 

综上，柳宗元流寓永州数年后，其精神由“恒惴栗”到“是州之山水有异态者皆我有”再到“心凝形释，与万化冥合”，

完成了流寓者的身份认同与精神的两度超越，《始得西山宴游记》以精炼的语言形象地展现了流寓者身份认同与精神超越的过程，

实为游记散文与流寓文学的经典。 

二、精神超越之主客观因素 

柳宗元何以能完成由“恒惴栗”到“是州之山水有异态者皆我有”再到“心凝形释，与万化冥合”的精神超越呢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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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山水怡情 

山水真正成为独立的审美对象是魏晋时期，所谓“庄老告退，山水方滋”
(29)
。但山水作为大自然的重要部分则早于人类之

先而存在了。自人类产生之后，山水作为人类的生存环境则与之息息相关。“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。所谓伊人，在水一方。”(《诗

经·蒹葭》)凄清的河水与苍苍的蒹葭构成“伊人”谈恋爱的所在。“暮春者，春服既成，冠者五六人，童子六七人，浴乎沂，

风乎舞雩，咏而归。”(《论语·先进》)周游列国碰壁的孔子向往暮春到沂水河洗洗脸戏戏水，再到河畔求雨台吹吹凉，然后

唱着歌回家，由此来纾解心中的郁闷。怡悦人之情性乃山水自身所具有的功能。所谓“智者乐水仁者乐山”，乐山乐水虽有仁

智之分，但其“乐”则一，这也即山水的乐生性。面对“山岛竦峙，洪波涌起”的沧海，曹操“幸甚至哉，歌以咏志”！“幸

甚”即吞吐宇宙的沧海给曹操带来的极度快乐。谢灵运《石壁精舍还湖中作》：“昏旦变气候，山水含清晖。清晖能娱人，游子

憺忘归。”山水的清辉能使人愉悦故而游子流连忘返。山水等自然景物能沉潜人之心情，“夫气烦则虑乱，视壅则志滞。君子

必有游息之物，高明之具，使人清宁平夷”(30)。气烦虑乱，视壅志滞，通过“游息之物”则“使人清宁平夷”，山水正是最佳

“游息之物”。“当观察大西洋黄昏景色的变幻时，我们所知觉到的是……它对我们的冲击。它暂时把我们从本性的盲目而永

不止息的欲求中解放出来，至少是暂时隐蔽了欲求。在这个意义上，对美的观照就具有了解放的意义。”(31)叔本华认为人的永

不止息的盲目冲动的欲求给人带来无尽的痛苦，而对美的观照则具有暂时解脱这种痛苦的意义。山水作为美的形式之一，对痛

苦中的作家同样具有解放的意义。柳宗元的山水游记正是其在遭受贬谪打击“恒惴栗”的心态下，“施施而行，漫漫而游。日

与其徒上高山，入深林，穷回溪”的产物，也正是在登山临水中“悠悠乎与颢气俱”，“洋洋乎与造物者游”，“心凝形释，

与万化冥合”，消解了“恒惴栗”的精神痛苦，认同了永州的山水，获得了精神的超越。苏轼《赤壁赋》结尾“相与枕藉乎舟

中，不知东方之既白”，同样展现了游赤壁山水后忘怀世事超然物外的精神解脱。 

山水怡情具有普遍性意义。“永州八记”皆记山水，何以《始得西山宴游记》全过程地展现了作者的流寓身份认同与精神

超越？元和四年，作者身心由封闭而渐次开放，人生出现一些亮色，这一时间节点固是其原因之一，而另一重要因素则是西山

之“特立”。“永州八记”五记写水，一记写丘，两记写山。“小石城山”无疑是小，无法与特立的西山相比。西山的“特立”

一是其形状，更重要的是它在“八记”所记乃至永州甚或数州之中山势是最高的，“则凡数州之土壤，皆在袵席之下”。“登

高壮观天地间”，“登泰山而小天下”，登高不仅视野开阔，心胸也随之开阔。曹操笔下的大海“日月之行，若出其中；星汉

灿烂，若出其里”，固与其胸襟相关，而沧海本身的壮阔博大也是重要的客观因素，让曹操去观一个小池塘，断然写不出如此

吞吐宇宙的名句。正因为柳宗元登上永州最高处的西山之巅，才能“其高下之势，岈然洼然，若垤若穴，尺寸千里，攒蹙累积，

莫得遁隐。萦青缭白，外与天际，四望如一”。正因为“四望如一”才有“悠悠乎与颢气俱，而莫得其涯；洋洋乎与造物者游，

而不知其所穷”的感受。“与颢气俱”“与造物者游”即进入了“心与天游”物我两忘的境界。 

(二)饮酒解忧 

“何以解忧，唯有杜康。”(曹操《短歌行》)魏晋名士皆与酒结缘。嵇康《酒会诗》：“临川献清酤，微歌发皓齿。素琴挥

雅操，轻声随风起。”(32)陶渊明“性嗜酒，家贫不能常得，亲旧知其如此，或置酒而招之，造饮辄尽，期在必醉”(33)，饮酒成

为他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。陶渊明“性嗜酒”也是生逢乱世解忧自娱的一种方式。《饮酒二十首》自序说得明白：“余闲居寡欢，

兼比夜已长，偶有名酒，无夕不饮，顾影独尽，忽焉复醉。”“寡欢”乃“无夕不饮”的真正原因。其十一曰：“故人赏我趣，

挈壶相与至。班荆坐松下，数斟已复醉。父老杂乱言，觞酌失行次。不觉知有我，安知物为贵。悠悠迷所留，酒中有深味。”“不

觉知有我，安知物为贵”正是酒醉后物我两忘的“深味”。李白“但愿长醉不复醒”，“五花马，千金裘，呼儿将出换美酒”，

其目的则是“与尔同销万古愁”。柳宗元登山临水无论进入“是州之山水有异态者皆我有”的境界还是最后臻于“心凝形释，

与万化冥合”的境界，都与醉酒有关。前者曰：“无远不到。到则披草而坐，倾壶而醉。醉则更相枕以卧”；后者曰：“引觞

满酌，颓然就醉，不知日之入”。苏轼的《赤壁赋》：“洗盏更酌。肴核既尽，杯盘狼籍，相与枕藉乎舟中”也是写酒醉。由此

看来，是“山水”与“酒”的合力使作者从“恒惴栗”中解脱而获得了精神超越。 

(三)书史自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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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水怡情是流寓者身份认同精神超越的客观因素，酒的麻醉只能使流寓者获得短暂的解脱，若使精神获得真正的超越，尚

需更多综合因素，尤其是流寓者主观上深层次的努力。 

古人有立德、立功、立言“三不朽”之说，宗元南贬永州，最初尚怀复出希望，后觉复出无望，则专心理论研究和著述。

“仆近求得经、史、诸子数百卷，常候战悸稍定，即时伏读，颇见圣人用心、贤士君子立志之分。”(34)“仆之为文久矣，然心

少之，不务也，以为是特博弈之雄耳。故在长安时，不以是取名誉，意欲施之事实，以辅时及物为道。自为罪人，舍恐惧则闲

无事，故聊复为之。然而辅时及物之道，不可陈于今，则宜垂于后。”(35)由此可知，宗元读书乃以“见圣人用心、贤士君子立

志之分”，著述则是发扬“辅时及物之道”，是在践行“立言”以不朽的古训。事实上，宗元大量在中国思想理论史和文学史

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创作也是在永州完成的，如《封建论》《非〈国语〉》《贞符》，“永州八记”“论文八书”等，这些著述奠定

了柳宗元在中国文化史上卓然大家的地位，也证成了流寓者“入兴贵闲”的理论
(36)

。但宗元在极度精神苦闷又无事可做的时候，

读书与著述无疑也起着调节身心“书史自悦”的作用。其《读书》曰:“幽沉谢世事，俯默窥唐虞。上下观古今，起伏千万途。

遇欣或自笑，感戚亦以吁。缥帙各舒散，前后互相逾。瘴痾扰灵府，日与往昔殊。临文乍了了，彻卷兀若无。竟夕谁与言，但

与竹素俱。倦极更倒卧，熟寐乃一苏。欠伸展肢体，吟咏心自愉。得意适其适，非愿为世儒。道尽即闭口，萧散捐囚拘。巧者

为我拙，智者为我愚。书史足自悦，安用勤与劬。贵尔六尺躯，勿为名所驱。”(37) 

此诗与上引《与李翰林建书》相照应，说明这一时期作者读书之多之广，此其一。其二，作者“幽沉谢世事”，“竟夕”“但

与竹素俱”，且“缥帙各舒散，前后互相逾”，说明作者读书之勤，钻研之深———有些书是反复读探究式地读。其三，作者

读书“非愿为世儒”“勿为名所驱”“吟咏心自愉”“书史足自悦”，读书的目的是“自愉”“自悦”———当然，如前所言，

作者读书钻研理论撰述论著是践行“立言”不朽的古训，但“自愉”“自悦”也是重要目的，对于流寓蛮荒的精神苦闷者而言，

“自愉”“自悦”在当下尤为重要。正因为读书能“自愉”“自悦”，作者也就“萧散捐囚拘”，脱离桎梏而获得精神的超越。

其四，本诗写于元和四年，而作者在永州游历最集中的有两次，一次是元和四年，一次是元和七年，“永州八记”的前四记《始

得西山宴游记》《钴钅母潭记》《钴钅母潭西小丘记》《至小丘西小石潭记》即创作于元和四年(其他四记创作于元和七年)。可以

说，元和四年是作者认同流寓身份获得精神超越的关键之年，《始得西山宴游记》作为展现流寓者身份认同精神超越的经典作品

创作于这一年并非偶然。 

(四)研佛修性 

唐王朝儒、释、道兼容，虽有几次短暂的禁佛，但总体而言，佛教特别是佛教中土化的禅宗在唐代是大为兴盛的，士大夫

习佛蔚成风气。王维被称为诗佛，禅宗融入他的生活，浸入他的感情，成为他人生的一部分。白居易晚年归心净土宗，以信佛

“作来生之计”
(38)

。朝廷宰相杜鸿渐、元载、王缙都是虔诚的佛教徒。柳宗元习佛，一是时代风气濡染，二是家庭环境影响。

其《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》：“吾自幼好佛，求其道，积三十年。”自幼好佛与其幼年随父柳镇在洪州任所受洪州禅的影响

有关。但正如苏轼所言：“柳子厚南迁，始究佛法，作《曹溪》《南岳》诸碑，妙绝古今。”(39)苏轼的评价未免惺惺相惜，因为

苏轼真正研佛也是始于流贬黄州之时，其《与章子厚参政书》曰：“闲居未免看书，惟佛经以遣日。”流贬永州是柳宗元第一

次遭受人生重大挫折，流贬黄州也是苏轼第一次遭受人生重大挫折。二人皆于此时“始究佛法”，缘于佛法具有治痛疗伤的作

用。“柳宗元的佛教思想自到永州更加精进，而他这一时期接触最多的是天台学人。”(40)天台宗将世界一切善恶、性相等人、

物差别总括为三千世间，认为“此三千在一念心。若无心则已，介而有心，即具三千”。大千世界包括人间苦痛，皆在一念心，

心有则有，心无则无。天台宗这种“万法唯心”的世界观对处于精神剧痛中的柳宗元具有一定程度的疗伤作用。真正使柳宗元

获得精神超越的是禅宗思想。禅宗是通过心性修持获得心性升华的心性学说，是一种摆脱烦恼，追求生命自觉和精神境界的文

化理想。惠能《坛经》曰：“心量广大，犹如虚空……世界虚空能含万物色象，日月星宿，山河大地，泉源溪涧，草木丛林，

恶人善人，恶法善法，天堂地狱，一切大海，须弥诸山，总在空中。世人性空，亦复如是。”一个人心量广大到能含日月星宿

还有什么烦恼困扰呢？柳宗元《曹溪第六祖大鉴禅师碑》称“大鉴禅师”惠能“以无为为有，以空洞为实，以广大不荡为归；

其教人，始以性善，终以性善，不假耘锄，本其静矣”。这是对南禅宗之“道”的概括。“无为”“心广”“性善”“心静”

即南禅宗的思想要义。这些思想对宗元的心性修养无疑具有强劲的助力。其《晨诣超师院读禅经》曰：“汲井漱寒齿，清心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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尘服。闲持贝叶书，步出东斋读。真源了无取，妄迹世所逐。遗言冀可冥，缮性何由熟。道人庭宇静，苔色连深竹。日出雾露

余，青松如膏沐。澹然离言说，悟悦心自足。”(41) 

诵读禅经所受沾溉就像青松得到清晨雾露滋润一样，清新湛然，而由“悟”到“悦”到“心自足”的心路历程在此诗中也

清晰可见。 

禅宗是佛教融合儒、道两家思想发展而来，尤其与道家思想的融合更为显然，所谓“无为”“静”皆是道家思想。《始得西

山宴游记》的“心凝形释，与万化冥合”正是道家虚壹而静物我两忘与佛教“广大不荡为归”(万化归一)思想融合的鲜明体现。 

上述四端，是柳宗元认同流寓身份获得精神超越的主要因素。此外，元和四年，自许孟容寄信于宗元后，渐有士大夫与宗

元通信，吴武陵等“流人”也先后来到永州集聚宗元周围，还有一些僧友往来，这对宗元凄寂的心灵都是慰藉。刘禹锡作为“同

是天涯沦落人”与宗元诗文唱和，情同手足，更是其精神的同道。随着宗元在文坛的地位越来越高，慕名求教者也络绎不绝。

更为重要的是，迁居冉溪后，与农圃为邻，宗元深入下层人民之间，还从事一些农耕劳作，思想感情有了深刻的变化，不仅写

出了《捕蛇者说》等关心民瘼的动人散文，且与陶渊明一样享受到田园的乐趣。《溪居》诗曰：“久为簪组累，幸此南夷谪。闲

依农圃邻，偶似山林客。晓耕翻露草，夜榜响溪石。来往不逢人，长歌楚天碧。”作者不仅解脱了烦恼，而且将这种“南夷谪”

的生活看作是一种幸运，甚而“甘终为永州民”(42)，如同苏轼一样把贬谪地作为故乡了。 

三、精神超越的阶段性与得失 

(一)柳宗元流寓永州的身份认同精神超越是分阶段的 

到永州最初几年“恒惴栗”。由“暴起领事”参与朝政之京官贬之南荒，犹如青云坠深渊，魂魄惊悸！凡人生最初遭逢重

大挫折者无不如是。经过几年的磨砺修性，渐渐适应，是元和四年的事。元和四年写出“永州八记”之四记是精神的一次超越。

元和五年在冉溪购地筑室作终老计，“甘终为永州民”，这是对流寓地的认同，也是对流寓身份的认同，把异乡作故乡了。元

和七年之冬，又一次集中游历，写出“永州八记”另外四记。元和八年五月游黄溪，创作《游黄溪记》，这是永州游记的第九记，

曰“其间名山水而州者以百数，永最善”，这是宗元精神的又一次超越。永州山水由“恶”而“善”是质的飞跃。居此“最善”

之山水间，哪还会有什么“惴栗”？而是欣欣然了。 

(二)柳宗元的精神超越既是真实的也是短暂的 

柳宗元实实在在由登山临水解脱了“恒惴栗”的精神痛苦，甚而想终老其间，这是其“真实性”。但细读《始得西山宴游

记》便知作者的两次精神超越皆与酒醉有关，第一次“倾壶而醉”之后又“卧而梦”，与梦相关。酒醉也好，卧梦也好，都有

醒的时候，“酒”与“梦”醒了之后不又回到现实中了吗？“倾壶而醉”“卧而梦”是作品表现其精神超越具有暂时性的关键

之笔。作品表现如是，现实生活中的作者精神如何呢？元和十年朝廷征召永贞革新被贬官员入京，柳宗元喜出望外，《朗州窦常

员外寄刘二十八诗见促行骑走笔酬赠》：“投荒垂一纪，新诏下荆扉。疑比庄周梦，情如苏武归。”他把在永州的十年仍认为是

投荒，而把回京看作如苏武归国一样。路过汨罗江，作诗《汨罗遇风》：“南来不作楚臣悲，重入修门自有期。为报春风汨罗道，

莫将波浪枉明时。”然而这次征召真如一场“庄周梦”，这批官员甫入京旋又被贬远州，柳宗元被贬到比永州更远的柳州。他

与刘禹锡同行至衡阳分别时作《衡阳与梦得分路赠别》曰：“今朝不用临河别，垂泪千行便濯缨。”到柳州的当年秋天，作《登

柳州城楼寄漳、汀、封、连四州》曰：“岭树重遮千里目，江流曲似九回肠。”征召入京之喜，再贬柳州之悲，一喜一悲皆随

作者人生遭际而起伏变化。 

(三)柳宗元精神超越与苏东坡精神超越境界有别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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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始得西山宴游记》的最后写作者“心凝形释，与万化冥合”是其精神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。这种境界其实就是作者精神

的自我解脱，也即佛教小乘的“自度”，可比肩于苏轼海南归来《六月二十日夜渡海》的“天容海色本澄清”和进入江西“心

与天游”的境界。苏轼海南归来走到镇江作《次韵法芝举旧诗一首》：“春来何处不归鸿，非复羸牛踏旧踪。但愿老师心似月，

谁家瓮里不相逢？”可谓其流寓人生的终结。这首诗里，苏轼的思想与人生境界升华到一个全新的高度，儒、释、道兼容而各

有超越，既有道家的物我两忘，又有儒家的胸怀天下，还有释家的普度众生。单从佛教而言，他不仅“自度”而且“度人”，

诗人要像一轮明月，将其清辉洒向宇宙普照人间！这才进入了释迦牟尼“普度众生”的大乘境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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